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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纪录片建构国家形象的视觉修辞实践

朱玲玲 (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区域纪录片中的图像已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介质或隐蔽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

段，对其视觉文本与视觉修辞实践进行分层析理，可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有益启示。区域纪录片
反映出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变迁，同时多维投射出地大物博与风景秀丽的东方地理大国形象、开放包容
与自信可爱的人文大国形象、笃行不怠与踔厉奋发的发展中国家形象。其中，通过符号“凝缩”的视觉修
辞实践与“刺点”设置的情感激活实践，赋予了国家以特定的文化主题和价值取向，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的意义生产。
［关 键 词］国家形象; 视觉修辞; 纪录片; 西藏

［基金项目］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项目“体育媒介事件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研究”( 项目编
号: SJCX22 _1695) 。

现代图像技术日益普及，国家形象越来越普

遍地“被把握为图像”，如何利用各种图像建构好
国家形象也因此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区域
纪录片作为一种取材于某区域范围内的现实生活，

且主要以图像为视觉文本和传播形态的综合艺术，

其内容真实生动、题材丰富广泛，可以通过纪录
片中作为示例的区域图景( 包括经济、文化等) 来
反映、建构新时代国家形象，以此将关联性紧密
的区域形象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反
映、建构新时代国家形象方面，区域纪录片具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与重要使命。
区域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基于不同

主题，从不同角度出发介绍了在新时期西藏的新

面貌，这不仅有利于展现一个将传统与现代进行

有机融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西藏形象，更有利
于建构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鉴于此，
本研究拟从视觉修辞视角出发，对《走进西藏·高
原之歌》这一区域纪录片展开分析，围绕“在区域
纪录片中，国家形象的视觉建构究竟如何增强国

家认同”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对“国家形象在区域
纪录片中呈现出的视觉表征”“区域纪录片在建构
国家形象过程中的视觉修辞实践”“区域纪录片在
建构国家形象过程中的情感激活实践”这三个具体

问题展开讨论，以探索区域纪录片利用图像建构

国家形象过程中所发挥的媒介叙事力量。

一、区域纪录片中关于国家形象的视觉表征

区域纪录片作为一个多模态的话语集成，其

所容纳的图像文本是将文字表达具象化与传递意

义的有力手段，从视觉层面对其表征实践展开分

析，是分析其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下面将
分别从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出发，以区域纪录片

《走进西藏·高原之歌》为例，分析其中关于中国
国家形象的视觉表征。
( 一) 历时维度: 区域纪录片中国家形象的动

态变迁

图像与其他媒介的联姻是人类社会表征文化

的普泛形态，在《走进西藏·高原之歌》这一纪录
片中，多种类媒介形态的综合运用并由此引发的

意义联动，则更是将现代视觉艺术中表征媒介的

互动发挥到极致。视觉图像所包含的信息类型可
以分为语言信息、直接意指的外延图像信息、含
蓄意指的内涵图像信息三类。这三类信息作为不
同的媒介文本形态( 语言与图片) 往往不会在人类

社会的表征场域中孤立发挥作用，而是常常会进

行一定的形式重组，进而逐渐形成不同类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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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间的越界征用现象，如图片与图片、图片与
影像、图片与声音、图片与语言之间的多模态互
文，由此带来不同媒介文本间的意义联动。从视
觉修辞视角出发，不同类型媒介文本间的越界征

用现象( 亦即表征媒介的互动样式) 则主要聚焦于

不同图片、影像间所建构的表征图式。这种表征
图式在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中则突出表
现为一种图像并置叙事，具体指不同图片、影像
围绕某一主题并置，形成一种交互性的对应与阐

释关系，由此构建出“图—图”互文的表征图式。［1］

在视觉技术、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现代社
会，图像的越界征用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

然而，并不是任何图像间的并置都能构建出

“图—图”互文的表征图式，并形成一种交互性的
对应与阐释关系。只有围绕某一主题来安排、处
置不同图像，使得不同图像脱离原文本而形成一

个新的图像文本整体并被纳入新的文本表征体

系，在此过程中，并置后的图像文本整体不仅在

形式上是一体的，还应形成一种时间性或空间性

的逻辑关系。［2］从历时维度看，作为区域纪录片
的《走进西藏·高原之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视
觉表征主要体现在通过图像并置叙事，指涉国家

形象的总体动态变迁。
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中，为了达到

突出新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生机与活力并存
的西藏新面貌以及西藏地区社会生活的历时性变

迁，纪录片制作者采用了“装置时间”这一图像并
置叙事手法，利用再现性图像来表达现实生活世

界的本真。“装置时间”作为现代视觉中图像征用
的重要手段，是纪录片制作者在颠覆传统线性叙

事模式的基础上，用多幅图像的同时并置来达到

一种“历史性的重合”。［3］在此过程中，纪录片制作
者将时间作为一种富于变化的材质来使用，解构

时间、制造时间，从而实现整个视觉图像意义的
“颠覆性”改写。具体而言，在纪录片每集开头部
分所呈现的关于该纪录片核心主题的整体概览，

其中大部分影像画面主要截取纪录片中不同主题

下所拍摄的图像画面，这些图像画面也自然成为

整体概览部分的母本。然而，为了达到突出传统
与现代、生机与活力特色并存的视觉效果以及呈
现西藏地区社会生活的历时性变迁，纪录片制作

者援引、截取不同主题下的影像画面，如西藏地
区的自然生态景象与西藏人民对于这些景观的描

摹或利用、传统艺术表演与西方古典戏剧表演的
影像画面、草原上的运动画面与足球场上的运动

画面等，并对画面进行拼贴处理，经过拼贴处理

后的画面便被分为左右两部分，画面总体呈现出

一种图像并置的叙事结构。这种以二分手法来处
理图像中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图像叙事手法，打

破了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并呈现出一种隐性的意义

互动色彩，画面整体更多指向是不同时空维度下

“传统西藏”与“新西藏”的特色对比，并由西藏地
区自然风貌等方面的历时性变化指涉中国国家形

象的整体变迁。
( 二) 共时维度: 区域纪录片中国家形象的多

维投射

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

的存在。［4］居伊·德波对于影像如何通过描摹生活
世界与营造景观来形成关于现实世界镜子般的错

觉表现的描述，为我们认识世界与再现性图像( 包

括影像) 间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视角。视觉文化与
物性观视角下，纪录片制作者作为可见的形象化

语言的绘制者，往往致力于利用图像不断描摹生

活世界中的具体物象，不断捕捉生活世界中具体

物象的特质，以“如实呈现”物的属性，追求物性
真实，并利用景观不断夸大、增强人类对于物的
属性的视觉感知。这里的景观具有两层基本的含
义，其一是作为客观实在物本身的景观，主要分

为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景观与人文景观两个维度。
其二是指代表或表征各种文化意义的符号，即景

观在媒介文本中的符号再现。视觉文化语境下，
纪录片中的景观大多通过视觉文本尤其是利用图

像对不同维度下的物质性存在予以直观呈现，并

进一步作用于观者对于生活世界中物象的认知。
这种呈现与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为纪录片制

作者与观者对于区域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认知与价

值判断。具体而言，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
歌》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描摹西藏地区的具体物
象或塑造该地区人文景观，以构建一个较为完整

真实的西藏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地大物博、风景秀丽的东方地理大国

形象。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在致力于凸
显、建构西藏区域形象与中国国家地理形象的过
程中，其所呈现的景观首先便着眼于第一层含义

的景观( 作为自然的或人文的物质性存在，这里首

先体现为自然景观符号) ，以西藏地区的自然景观

符号来拓展与更新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系统，提升

中国国家形象表征系统的认知度。具体而言，纪
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以俯瞰自然的高空视
角，向观者呈现出中国西藏的辽阔地域，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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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垂直分布的“一山见四季”“十里不同天”
的自然奇观，包括冈仁波齐峰、南迦巴瓦峰、米
堆冰川、林芝的桃花美景……在高峻逶迤的山脉、
陡峭深切的沟峡以及冰川、裸石、戈壁等多种山
川地貌的穿行过程中，纪录片的镜头对西藏地区

的自然生态文化、建筑文化( 布达拉宫的修筑技
艺) 等进行视觉描摹，由此，一个幅员辽阔、地大
物博、风景秀丽的东方地理大国形象也得以凸显
与建构。
第二，开放包容、自信可爱的人文大国形象。

要达到一国人文主题形象的凸显与建构，需要依

赖于第二层含义的景观，即景观在媒介文本中的

符号再现，这里体现为人文景观符号( 如人文遗

迹) 。具体而言，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
“成长”篇章中学习现代马术的小朋友———格西，
他在与曾经学习过西藏传统马术的父亲之间的相

处镜头表露出儿童在学习新事物时的天真烂漫，

这种视觉文本的利用与视觉形象的打造，其目的

在于诉诸直观的可爱人物符号，即借助“萌人萌
物”来完成可爱中国形象的塑造。此外，在纪录片
《走进西藏·高原之歌》“新风”这一篇章中，作为
近现代艺术形式的画展走进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

中，这些画风新颖并对当地人民形成视觉“刺激”
的画作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甜茶馆中展
出，作为民族文化元素的传统空间与现代艺术的

结合隐喻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凸显出开放包容的

人文大国形象。
第三，笃行不怠、踔厉奋发的发展中国家形

象。在自然或人文维度下对西藏地理与人文形象
的描摹过程中，除了对物质景观符号与人文景观

符号的挖掘与利用，纪录片《走进西藏·高原之
歌》还积极描绘不同人物群像的生活状况，关注置
身其中的个体的心灵世界，使得西藏区域形象与

中国国家形象更具立体感与饱满度。纪录片《走进
西藏·高原之歌》挖掘利用人物故事与形象资源，
比如在职场中奋力逐梦的“律政先锋”———阿旺益
西、利用现代技术保护古老药方的古桑、带领同
辈妇女共同致富的珠旺姆等，向观者描绘出各行

各业中的奋斗者群像，逐步构成了一个笃行不怠、
踔厉奋发的发展中国家形象。

二、区域纪录片建构国家形象的
视觉修辞与情感激活实践

区域纪录片被视为一种由多模态视觉元素组

合( 以图像文本的铺陈与编排为主) 而成从而实现

多重表意的艺术形式。视觉修辞是其构建影像图
式与表意的实践路径，而“刺痛”与激活观者的感
性神经则成为其完成对于目标形象建构的直接

目的。
( 一) 符号“凝缩”: 视觉修辞实践
“凝缩”一词是弗洛伊德在阐释梦的生成机制
时提出的，具体指把抽象的东西物化，以利于思

想以视觉或听觉的形式再现的这一“节省倾向”思
想。［5］从本质上而言，“凝缩”机制的运用总体受到
一种节省倾向、省略意识的支配。之后，拉康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凝缩’是能指的重叠的结
构”。而克里斯蒂安·麦茨则又以这种“凝缩”思想
来观照电影艺术中符号形式的生成过程，他在借

鉴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符号学理论，把“凝缩”纳入电影理论之中，
将“凝缩”发展成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修辞方式
与生成机制之一。麦茨认为，电影可以被视为一
种由邻近的影像所组成的影像链，这种影像链主

要通过艺术形式( 对应符号能指) 和艺术内容( 对应

符号所指) 来传达信息和情感，而“凝缩”则可以通
过对符号能指的安排与干预，以简缩的形式表达

复杂的隐意，从而为影像意义的快速汇聚架设了

桥梁，为影像意义的转换开辟了通道。简言之，
“凝缩”机制即通过符号能指的位置安排与干预来
转换或产生新的意义。
区域纪录片作为一种取材于某区域范围内的

现实生活，以某区域范围内的真人真事为表现对

象，主要以图像为视觉文本和传播形态的综合艺

术，往往可以在几分钟至几十分钟的时间长度内

通过图像文本完成多重意义的传达，且这种图像

文本不是静态凝固的意义呈现，而是存在大量意

义的积累、变调、交错。因此，区域纪录片不仅
同电影一样，是一种由邻近的影像所组成的影像

链，也是一种包含了多种意义积累、语义汇聚的
“意义链”，深刻隐含着与电影艺术相类似的意义
传递、流通结构。而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方式的“凝
缩”机制，不仅可以成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要
加工手法，也可以成为区域纪录片这种综合艺术

形成“意义链”的重要修辞方式。
“凝缩”的运用能够改变意义汇聚、流通的逻
辑规则，而这种规则可以应用于电影等艺术的意

义传递与流通过程中，因此，“凝缩”也可成为区
域纪录片建构国家形象的一种重要修辞方式与作

用机制。在麦茨看来，符号形式的“凝缩”，最终
可达到符号意义的延展。电影艺术中的影像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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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邻近性的镜头组成，其所运用的“凝缩”机
制，主要是在位置轴上形成位置的邻近关系( 如画

面中的时间邻近) 与形成镜头的组合关系( 如画面

中的空间邻近) 相一致，来完成对“意义链”的干
预。其中，在位置轴上形成位置的邻近关系即形
成叙事的有序化，并以模式对其进行规范，以达

到镜头表现的连续性，实现不同内容间历时性关

系的建立; 而形成镜头的组合关系即通过事件相

关序列的表述，实现不同内容间的共时性关系的

建立。
在区域纪录片这一综合艺术中，如若利用“凝

缩”机制实现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可将“凝缩”视为
通过多元符号的运用( 包括对符号能指的调整安

排) ，从而将“部分形象”组合成多维立体的国家整
体形象的修辞实践。具体而言，纪录片首先需要
广泛征用能够投射某一主题国家形象( 如开放包

容、和谐美丽、雍容大度等) 的地域符号、人物符
号、文化符号等多元视像符号，再依据不同的组
合关系( 位置的邻近关系、镜头的组合关系) 调整
安排这些符号能指的位置以转换或产生新的意义，

从而完成建构某一主题国家形象的“凝缩”修辞实
践。在《走进西藏·高原之歌》“逐梦”这一篇章中，
纪录片影像叙述了扎西次仁作为在上海戏剧学院

求学的西藏青年学子，其在排练藏语版《哈姆雷
特》过程中，回到家乡西藏收集“用藏语诠释世界
经典”的灵感与自信。纪录片在拍摄叙述这一人物
事迹的过程中，对《哈姆雷特》这一文化符号、西
藏青年学子———扎西次仁这一人物符号以及藏语
这一特色语言符号进行征用并对其艺术形式的呈

现( 即图像文本的呈现) 次序进行安排组合，通过

调整多元视像符号能指在画面中的邻近位置，形

成镜头的组合关系，最终达到主人公立足于家乡

文化传统而寻回了艺术表演的灵感与自信这一意

义的延展。可见，这种图像文本的利用与组合搭
配不仅可以映射出西藏地区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形

象，还可以通过个体或群体形象组合构成西藏区

域或民族形象，而该纪录片中的西藏区域或民族

形象又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建构。
( 二) “刺点”设置: 情感激活实践
罗兰· 巴特的《明室: 摄影纵横谈》提供了广

为人知的“展面”与“刺点”这两个概念。［6］“展面”
指照片显示的基本文化背景与知识框架，关于“展
面”的修辞则指向道德或政治文化的理性调节。本
质上而言，“展面”是从属于文化，乃是创作者和
观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其为观者带来的是相对中

性的情感，是井井有条、平滑完美的存在。而“刺
点”则具体指照片上的某些偶然性元素，像箭一样
跳脱出或溢出或“破坏”常规与固有的文化范畴，
冲击惯常的思路和理解，击中与“刺痛”观者的内
心，迫使观者放弃秩序，刺激观者进行“作者性”
解读。“刺点”一般包含至少三方面的特征，其一，
“刺点”为观者的观看体验带来异常冲击，让平缓
而有序的观看陷入慌乱。“刺点”不仅可以对微妙
复杂情绪的传递起到重要作用，还可以唤醒观者

脑海中早已被遗忘的深层记忆; 其二，“刺点”往
往产生于文本的断裂之处，是对文本常规、“正常
性”的破坏，断裂是“刺点”出现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三，“刺点”须引向画面之外的精神向度。“刺
点”的背后往往暗藏深意，潜藏着一种隐喻式的力
量，可以将照片转喻式地打开到一个与观者的情

感与记忆相衔接的领域。
“刺点”可以是影像中的一处细节，也可以是
一组局部的透视。在图像文本中巧妙利用“刺点”
来激活与“刺痛”观者的感性神经，可以带动观者
的共通感，促使观者形成情感记忆与加深文化认

同，即以图像文本中的“刺点”来发掘、点明创作
者与观者间、不同观者间的情感共通点。因此，
“刺点”设置可成为区域纪录片建构国家形象的重
要实践路径。“刺点”的效果是相对于观者的主观
意志与感性思维活动而言的，这就要求纪录片制

作者在观者已经识别、理解照片中的各类视觉信
息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不同类型的“刺点”打破既
定的经验与事实，最大限度地引起观者的选择性

注意，刺激观者的感性神经，带动起观者的共通

感，并向观者递送意义的“邀约”，以达到加深情
感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效果。
《走进西藏·高原之歌》这一区域纪录片中也
包含了图像中作为突兀性存在的“刺点”。该纪录
片中所存在的“刺点”，不仅体现在对于常规、“日
常性”图像文本形式方面的“解构”，在“解构”过程
中更进一步延伸、扩展了图像文本的意义。纪录
片《走进西藏·高原之歌》“逐梦”这一篇章中，在
讲述林芝市当地的藏族青年尼玛丁增的个人逐梦

故事时，利用当地的“等梦”习俗与仪式为故事阐
述铺垫了一定的文化意涵，“古老而神秘的等梦习
俗与充满欢闹的浪漫仪式在学巴村当代已经传承

了五六百年……摘下桃枝，围火而坐，许下自己
的心愿……在桃树下睡上一晚，梦到白发老奶奶
的人，梦想便会实现”。纪录片为搭配“等梦”习俗
与仪式的旁白介绍，时而穿插着桃花等浪漫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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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整体和谐而又温馨。然而，在仪式结束后，
纪录片画面随即直接呈现仪式成员在诉说梦境时

的面庞，或惊喜或可爱或直面镜头时的紧张。这
种将拍摄对象与镜头正面“对话”的图像文本，无
疑是对于纪录片中镜头常常作为“旁观者”角色( 纪
录片往往会淡化镜头本身的存在) 这一常规的破

坏，打破了纪录片观者原本平缓而有序的观看，

直接越过镜头的存在而向观者传递拍摄对象在仪

式中、在诉说梦境时的主观体验。这种视觉“刺
点”能够对观者形成一定的认知与情感刺激，甚至
造成一种强介入的认知体验，可进一步强化观者

对于“等梦”习俗与仪式的意义联想( 青年在逐梦过
程中对于梦想成真的期待) 。因此，作为突兀性存
在的视觉“刺点”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纪录片中的
情感引爆点，在对西藏地区各类习俗与仪式的视

觉呈现过程中，穿插与强调个体的情感叙事活动，

渲染人物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独特体验，更有利

于观者找到与拍摄对象之间所共有的情感通点，

强化观者对于真实可爱人物形象的感受以及对于

真实可爱国家形象的感性认知。

三、区域纪录片建构国家形象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生产

区域纪录片是叙事的艺术，在数字化时代，

区域纪录片中的视觉图像仍旧凭借其突出的民族

或区域特色、完备的图像叙事审美功能以及浓厚
的感染力与亲和力，较好地引发大众对于民族或

区域文化的认同并达到国族情感的凝聚，成为建

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外在
表现的国家形象，其在纪录片中的建构过程，实

际上也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传播过程。尤其是在当今视觉文化背景下，纪录
片中关于国家形象的视觉修辞实践，其实质上为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生产活动，具体指国家

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图像等视觉文本进行意识形态

直观表达的话语实践。在区域纪录片《走进西藏·
高原之歌》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开展符号
“凝缩”的视觉修辞实践与“刺点”设置的情感激活
实践，通过赋予图像以“意义”，主流意识形态被
编码为各种各样的图片、影像并在纪录片中呈现、
被观者所接受。在此过程中，各类图片、影像不
断赋予国家以特定的文化主题和价值取向，悄无

声息地绘制出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主

题国家形象。换言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外在表

现的国家形象，其承载了隐蔽的政治话语，并借

助纪录片中的视觉图像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的意义生产。
纪录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纪录片中的

图像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介质或隐蔽传达主流

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而这种视觉修辞实践或视

觉生产活动效果的实现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

的图像化建构，以及对文本内容的图像化加工与

叙事。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将具有高度抽象性
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转化为大众的

认知与实践，视听兼备、诉诸真实，满足大众的
感官体验，激发其感官愉悦感，避免意识形态倾

向性过于强烈而削弱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与艺术

性，在驾驭好“影像记录”和“价值阐释”两种表达
范式的基础上，在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
的过程中引导大众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生产效果与总体建设效

果。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纪录片制作者( 图像叙
事主体) 一方面始终秉持“影以载道”的文化追求，
不断探索纪录片的纪实理念和影像实践的现实意

义，另一方面要结合区域纪录片内容的纪实性与

艺术性，不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 作为

主流意识形态外在表现) 在视觉文化时代的传播路

径以提升其传播效果，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

力、感染力、凝聚力和引领力，发挥好纪录片在
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的图像
媒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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